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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学渊不信鬼神，他对每年拜神和祭祖活动很不以为然。村里习俗，每年家家户户都

要挑一担鸡鸭猪肉和糯米饭团去拜土地公，何学渊虽然很反感，但每年一至祭拜时间，家

里人就煮好了祭品，何学渊只好挑起担子，到远在 5 里外的土公神树下去祭拜。

这一年，他挑祭物走了一半路，就碰上了几个志同道合的秀才，便把担子歇在路边，

用刀子割鸡、鸭、猪肉，斟上酒与朋友们大嚼起来，吃到黄昏时分，他才挑着空担子回家

家里人眼巴巴地盼他把祭物挑回加菜，见他回到家，大人孩子都欢笑着围上来，他的

妻子眼急手快地揭开箩盖，想拿熟鸡和猪肉去加工，一看里面却吸剩下空盆空碗，很生气

地追问他：“拜完土地公，就应把鸡肉猪肉挑回来吃，怎么全吃完了呢？”

何学渊听了一家人的责备，忙笑道：“哪里是我吃？是土地公把祭物吃完了波！”

妻子嘟着嘴，啐道：“鬼才信你胡说，土地公怎么会把鸡、猪肉都吃了呢？”“他们怎

么不吃？我都看到他们来吃的，不信，明年你去拜！”何学渊将了妻子一军。

第二年，妻子赌气挑起担子，扬言要戳空土地公吃鸡鸭的谎言。

他妻子刚走出门口，何学渊就叮嘱道：“拜祭的东西拿齐了没有？你不检查一下？”

他妻子极不耐烦的说：“我像你吗？做什么都丢三拉四的！”何学渊也不气恼，只笑笑说：

“不检查，莫要走到土地公处又往回追东西啊！”

他妻子朝他呸的啐了一口，便往前走，走着走着，愈想愈不对劲，走了一半路，到了

一株大树底下，她放下担子歇脚，想到丈夫喜欢捉弄人的脾性，便忙着揭开箩筐盖子检查

物品，这一检查便吓了一跳，担子的角角落落都翻遍了，却没有虹烛、火柴，酒盅也少了

一个，她气得双脚直跳，这些东西明明是全拿进担子里了，怎么会不见呢？该不是那刀砍

的短命鬼戏弄自己偷走了吧！想到这儿，自己却也不敢肯定，是自己忘了拿还是没忘？骂

了一阵，也只好挑着担子往回走。走到家里，只见火柴盒像往日那样，放在墙头缝里，蜡

烛也放在抽屉里，看来是自己忘了拿。可是那砍千刀的明明看见这些物品为什么不在刚出

门时拿给自己呢？于是无名火又直冒，可屋里屋外，都不见何学渊的影子，想骂人也没对

象，她只得气鼓鼓地挑起担子往土地公走去。

这天也真怪，走出家门口，便碰上不少左邻右舍，这个谈几句，那个扯一阵，出得村

来，已是下午 4点多钟了。

她急慌慌地往前赶，赶到土地公处，天已麻麻黑了。她吓得心忙胆战，忙把祭品搬出

来摆好，这时，不知从哪里跳出了一个凶神恶煞，喋喋地笑：“年年都是阿哥来，今年怎

么是阿嫂来？”他妻子被这凶神吓得魂飞天外，丢掉担子祭品就逃命。她跌跌撞撞，跑到

家里，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一屁股坐在地下，好半天才缓过气来。

何学渊踱着方步，从房里走到妻子面前，一见她那气色，万分惊讶地问道：“你怎么



啦？怎么脸色腊黄？祭品呢？怎么不拿回家给大家吃？”妻子结结巴巴地讲了土地公现身

讨祭品吃的经过，何学渊幸灾乐祸地笑她：“竞有这样的事？你不是不信土地公会吃祭品

吗？他怎么敢吃你挑去的祭品呀？”他妻子心有余悸，喃喃地说：“祭土地公是你们男人

的事，以后我不去了！”何学渊乘机说道：“年年拜土地公，又没见他保佑得我们发财，还

被他吓个半死，今后呀，我看不去拜算了，免得吓出病来。”

他妻子干瞪着他说不出要去拜的理由，何学渊便下直气壮，不再去拜土地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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